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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乐》前主编推出5卷本文集邀读者一起“听音乐”回顾音乐普及路

刘雪枫 音乐普及追求低效和持续性
音乐市场

多明戈已经过气了，但能卖出高价

音乐现场

越是世界级的名团，越不敢在中国听
新京报：从 你 办《爱

乐》杂志到现在，国内的古
典音乐发展的态势有什么
变化吗？

刘雪枫：其实政府为
古典音乐付出很多，但执
行效果有很大问题。问题
出在人身上，需要协调关
系让效果最大化。现在各
地斥上亿巨资来建大剧
院，来了很多世界级的乐
团。但是包括观众预期，
素 质 ，各 方 面 都 还 不 到
位。大家都在抨击对古典
音乐的附庸风雅，我觉得
这个时代附庸风雅的人还
是太少，附庸风雅的人多
了，再经过很好的引导，古
典音乐才有救。

新京报：古典音乐引
入国内有什么阶段性的重
要事件？

刘雪枫：第一个节点是
1996年，被称为中国交响乐
年。文化部引入了十几支
著名的世界级交响乐团；第
二个是 2000 年，北京国际
音乐节进入商演的第二个
年头，中国爱乐乐团的诞
生。那一年北京的音乐舞
台也是琳琅满目，音乐节期
间来了好几个世界级的交
响乐团，我当时在《爱乐》杂
志，每一场都买票。第三个
是 2007 年底国家大剧院建
成，没有国家大剧院，中国

真不能算世界舞台。大剧
院一年 365天都有演出，演
出量已经不在伦敦，纽约，
柏林，维也纳之下，比巴黎
还厉害。北京现在绝对是
世界名团梦想的世界舞
台。国际音乐节年年举
办，带来职业化、国际化和
专业化，我们是拿来主义，
要拿就拿最好的。问题是
国际名家名团的密度太
大。第一年爆满，慢慢的
上座率越来越差，大剧院
的人总在问我，现在还有
谁可请吗？满汉全席天天
吃也不行。

新京报：这些视中国
为世界舞台的外国名团
认可中国听众的艺术鉴
赏力吗？

刘雪枫：我们还差得
远。现在越是世界级的人
和名团，我越不敢在中国
听，宁可去国外听现场。
台上台下的水准都跌了六
七成。一是物理空间条
件；二是旅途劳顿，倒时
差，简单排练，没有状态；
三是国内的观众席还没达
到标准，观众欣赏的素质
和层次参差不齐，古典音
乐对我们的观众是陌生
的。怎么欣赏，怎么感受，
都还没有进入状态，台下
一个不合时宜的掌声和手
机铃可能就把古典音乐现

场给搅了。
新京报：如你所见，我

们的鉴赏素质要达到百年
乐团所培养的观众基础，
要磨合多久？

刘雪枫：这个不能着
急，我在古典音乐普及方
面追求低效但是有持续
性，网络上传我讲座的视
频，我很反感，因为看视频
没有用，要感受现场气氛
才行。我宁可一次影响两
三百人，宁可去给一张白
纸的孩子们讲古典音乐。
大家得到的东西很缓慢但
是真实。我和北京爱乐乐
团的余隆先生说过，古典
音乐的未来要和阅读挂
钩，阅读群体比欣赏音乐
的群体大得多，而且喜欢
阅读的人一定喜欢古典音
乐，要真正深入心灵，古典
音乐才有生命力。不仅是
观众，我们本土的硬件也
不差，如今北京随便一个
交响乐团每年的演出都上
百场。足以养活自己且活
得很好，但是，音乐家如何
理解音乐，如何衡量这个
物质至上的时代里个人的
收入状况？职业素养和职
业态度究竟如何？是否真
诚去呈现了音乐？

本版采写
新京报记者 刘雅婧

国家大剧院的五月音乐节刚刚落幕，著名的费城交响乐团又在
北京玩了一场走进社区的行为艺术，最近几天，多明戈又来了——古
典音乐和世界名团，对北京人来说似乎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但在5
月20日，时尚廊新书首发的那一晚，推动和见证了北京古典音乐发
展的刘雪枫回顾自己这些年在国内普及古典音乐的所见所闻，所思
所想，却失眠了。“人生仍有太多的不自由，也许只有音乐中才有这种
自由。”

刘雪枫担任过三联《爱乐》主编，《人民音乐·留声机》主编，定期
在国家大剧院、中山音乐堂等地举办艺术普及、音乐欣赏讲座，最近
刚刚推出一套五本的“跟刘雪枫听音乐”。他亲眼看着世界级名团引
入中国、北京成为世界级舞台、热爱古典音乐的人们一点点在身边聚
拢。但是，遗憾依然太多，他期待更好的市场，更好的观众，更好的古
典音乐氛围。

新京报：赖布莱希特
的《谁杀死了古典音乐》
讲述了西方古典音乐的
整体没落，索尼和环球唱
片公司的古典部多次被
裁并。你 2003 年起在国
内普及古典音乐，如何看
待这一大势？

刘雪枫：我是盲目的
乐观主义。今天，经济、互
联网和高科技增长，人文
精神衰减，但是我认为美
好事物不可能消亡，消亡
的只是产业的现象和环
境。物质在得到满足后，
人们还是会重新找精神补
充。西方古典音乐界一度
认为希望在中国，因为我
们有庞大市场，这观点是
盲目的。我们用一两年走
完了十年该走的路。中国
古典乐团硬件已经很强。
但听众还没有培养起来，
一切只是数字。很多演出
在西方爆满，在中国的上
座率只有一半。比如在世
界上一度数一数二的阿姆
斯特丹乐团上座率只有七
成，伦敦交响乐团上座率
只有八成，在国外，票在三
个月前可能就定光了。中
国人更多是奔着名气来，

比如多明戈，在国外已经
过气了，在中国就能卖出
高价。

新京报：其实流行乐
也如此，黑胶唱片慢慢成
为奢侈收藏品，人们听古
典音乐到底是为了标榜
高雅，还是内化成了一种
生活方式？我们当下市
场和心理是否并没有那
么健康？

刘雪枫：古典音乐注
定是小众的，但是，所有具
有责任感、有担当能力的
人都需要健康健全的心
灵，健康心灵离不开审美，
包括古典音乐。如今，中
国很多有钱人看似对艺术
品感兴趣，大多不是因审
美目的，而是投资保值考
虑。在古典音乐领域，只
因钱需要投放，很多有钱
人开始收名琴。小提琴在
这一百年没跌过价，上世
纪初几万美元的琴现在能
卖到上亿美元。这对投资
人很有吸引力，可如果不
懂琴不爱琴，琴在手里是
死的。西方名家收琴最终
用于音乐事业，不是放在
博物馆，而是拿来组织选
拔优秀的年轻人，把琴交

给他使用，然后保险公司
来做投保，这样琴就有了
新的生命。可在国内，还
看不到这样对音乐的良性
循环系统。

新京报：你还提出过
一个观点，欣赏古典音乐
不该讲究门槛，一开始就
该 听 最 好 的 ，不 存 在 循
序 渐 进 的 过 程 ，这 该 怎
么理解？

刘雪枫：很多听贝多
芬和柴可夫斯基入门的人
最后都厌恶了古典音乐，
因为他们仅仅是把音乐当
成技术。能爱上古典音乐
的音乐家是幸福的，我欣
赏喜欢听唱片的音乐家，
提起行业的大师和唱片版
本如数家珍，这种人从古
典音乐吸取的营养非常丰
富。欣赏古典音乐的美没
有入门与否，深浅与否，古
典音乐就是要听最好和最
感人的。不仅是情感，感
官上也能刺激你的汗毛孔
和肾上腺素，让你热血沸
腾。这样的音乐是存在
的，贝多芬的某些章节，瓦
格纳，舒曼，勃拉姆斯，马
勒，等等。好音乐是天地
人的结合，能把你拓宽。

刘雪枫 音乐评论家，
曾任三联《爱乐》主编，《人
民音乐·留声机》主编，著
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音符上的奥地利》等书。
现定期在国家大剧院、中
山音乐堂、广州大剧院、深
圳音乐厅等地举办艺术普
及、音乐欣赏讲座。一套
五本的“跟刘雪枫听音乐”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